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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有 人 从 雨 中 来
章铜胜

上午散步回来， 外面便下起了雨，
不一会儿的时间，雨越下越大，屋檐下，
雨已成帘。 我在雨前回来，庆幸自己躲
过了这场雨。 我出门时没有带雨伞，也
没有穿雨鞋。 此时，我站在窗前，仍看着
这场雨，望着门前的那条路 ，路上有冒
雨骑车和行走的人， 雨中的树木挺立，
草在风中摇 ，村庄在迷蒙的雨中 ，那些
仍在雨中的人， 似乎就没有我幸运了。
可是转念又一想，淋一场雨 ，又能怎么
样，好像我们都曾有过在雨中从一个地
方走向另一个地方的经验。 有人从雨中
来，我们也曾从雨中来。 一场风雨，也只
是人生的一场风雨而已。

小时候，我就时常盼望一场及时而
来的雨。 在同龄人中，和我一样盼望下
雨的人很少， 雨天便不能在外面玩了，
谁还会希望下雨呢，可我是喜欢下雨天
的。 彼时，父亲总是很忙，白天要去学校
上课， 还要起早贪黑地做着繁重的农
活。 那时，我就盼着天能下雨，下很大的
雨， 这样父亲只需要去学校上课就行
了。 如果是在寒暑假里，下雨了，父亲还

能在家休息一天。 我那时并不知道，即
使下雨了，父亲也不能好好地休息。 下
小雨时， 父亲仍然要去田地间劳作；就
算下大雨了 ， 田地里被耽误的许多农
活，还是要父亲去做的，我们是帮不上
什么忙的。 可我还是希望下雨，下雨了，
如果有人从雨中来， 情况就不一样了，
父亲只能在家陪着客人，陪他们聊天叙
家常。 雨天来访的，多半是亲戚，或是至
交，父亲也难得地从生活的重压下解脱
出来，即便半日之闲，也可以暂时放松
一会儿。 那时，我盼着有人从雨中来，现
在想想，还是自己的无知。

有人从雨中来， 是湿意淋淋的，直
到今天，我还是喜欢这种感觉。 朋友从
雨中来访，到了门前，收起雨中撑着的
一把伞， 是那种直柄竹骨的大油纸伞，
雨水顺着伞尖流下来， 如一股涓流，仿
佛带来了一种雨意。 他站在门前跺跺，
跺掉雨鞋上的泥水，也抖落沾在身上的
细小雨珠，然后和我打个招呼 ，仿佛那
声音也因雨而变得柔润了。 我们站在门
前，或是坐到窗下，一起听雨、品茶 ，一

起聊和雨有关，或是和雨无关的一些人
和事，聊眼前的雨，也聊诗中的雨，很应
景，也很有意思。 我现在盼望的雨，和我
儿时盼望的雨好像关联不大了，我盼着
从雨中来的人，也应该不再是我儿时所
盼望的了， 可我依然盼着有人从雨中
来，向我父亲走来，或是向我走来。

想起南宋诗人赵师秀在 《约客》中
写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 闲敲棋子落灯
花。 ”江南的梅雨是迷人的，池塘青草，
蛙声和着雨声，好像处处有情 ，又是处
处无情。 有情的是诗人盼客来的心境，
无情的是那场连绵的雨和雨中过了夜
半仍不来的客人，不知道客人是因雨未
来，还是因雨阻了行程，总也猜不透，就
像棋子轻轻敲落的灯花一样，始终是个
难解的谜。 我相信，有人正从雨中向略
感落寞的诗人走来。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中
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
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宋

代词人蒋捷，在雨中行走了一生 ，他也
是一个隔着千年，在雨中向我们走来的
人， 带着有宋一代的风雅和湿湿的雨
意，从他的雨中向我们走来。

读汪曾祺先生《昆明的雨》时，心里
总是有一种很浓的雨意。 汪曾祺在文章
中说，自己是到了昆明以后 ，才感受到
所谓雨季的，“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
淡淡的乡愁的。 ”雨季里的一天，汪曾祺
先生从西南联大新校舍， 到莲花池去，
在附近一条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看见
院子里的一架大木香花，“一棵木香，爬
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 密匝匝的
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
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 ”雨
中的那架木香花让先生印象深刻，时隔
四十年后，他在写《昆明的雨》时 ，仍忘
不了那天的情味，在文末他写下了一首
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
“我想念昆明的雨。 ”汪曾祺先生从昆明
的雨季向我们走来，带着莲花池旁那架
木香花的沉沉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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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尘一瞥

安 处
魏 炜

省道扩修，占到了冯家的老坟。 该移的都
移走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座。 那是冯根生
的坟。

冯根生膝下只有个独子，名叫冯建锁，早
年间去了省城，后来在大机关当上了处长。 冯
根生去世后，冯建锁把他老妈接进了城，多少
年没回来过。 村支书高大军找到冯建柱，说
道：“你到省上去一趟吧，让锁娃回来，把他爹
的坟移走吧。 ”冯建柱是锁娃的堂弟，最近的
亲戚了。

冯建柱低着头，瓮声瓮气地说：“不去，打
死也不去！ ”

那年，冯建柱带着儿子去省城，找到堂弟
锁娃，想让他给儿子安排个工作。 谁知堂弟只
给他儿子找了个保安的活儿。 冯建柱气得火
冒三丈，赌咒发誓说：“冯建锁，你就把路堵死
了吧， 看你再回家的时候， 还有没有人搭理
你！ ”外出的人回家没人搭理，那是最没面子
的。 现在要是主动去找他，那不是打自己的脸
吗？

高大军磨破了嘴皮子， 可冯建柱就是不
松这个口。 那就让副书记铁路去一趟吧，就算
代表村里了。 他刚跟铁路一说，铁路的脑袋摇
得像拨浪鼓：“我可没脸去。 当时，我说了狠话

的。 ”
那是十多年前了，村里想修路，就委派能

说会道的铁路代表村里去找冯建锁批条子。
冯建锁拿出两万块钱给铁路， 说这是他个人
赞助的，但条子他不能批。 铁路很生气，说：
“别忘了你是大高地的人！ 你爹的坟还在村
里！ 你还想不想回村去了？ ”意思就是说，这回
不帮忙，以后再想回村去祭拜，村人会堵着你
闹，看你怎么对得起地下的先人？

冯建锁很生气地瞪着他，半晌没说话，但
条子也没批。

高大军叹了口气。 确实， 话都说得这么
狠，怎么好再去见人家？ 还没找好人选，镇长
来电话把高大军一通骂：耽误了工期，我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

高大军咬咬牙。 没人去，那就自己走一趟
吧。

高大军顺利地见到了冯建锁。 冯建锁热
情地接待了他，问他有什么事。 他就把要移坟
的事说了。 冯建锁安排了工作，说三天后就可
以出发。 高大军怕他有顾虑，特别留下来等着
他，也去看望了冯建锁他娘。 老太太得了老年
痴呆症，已经不认得高大军了。

三天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大高地。 高大军
先带着他去参观了村陵园。 陵园很规整，而且
各个家族还在一起。 高大军指着一处墓穴说：
“兄弟，这个墓穴，是专门给叔和婶留的。 后排
那个也空着，你百年之后要想回来，也可以在
这。 ”

冯建锁久久地看着墓穴，最后还是叹了口
气，缓缓地说：“算了。 ”几个人的心都是一沉。

冯建锁来到老坟， 在他爹的坟前跪了下
来，然后捧了几捧土，放到一个木盒里。 他站
起身来，对高大军说：“行了。 ”高大军惊愕地

问：“你爹的坟，不移啦？ ”远远跟着看热闹的
冯建柱、冯铁路他们也惊呆了。

冯建锁淡淡地说道：“早就移走了。 我这
趟回来，就是想再取点儿家乡的土。 有家乡的
土陪着，他们就更安然了。 ”

大家都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里
竟是一座空坟！

冯建柱大声问道：“你爹是大高地的人 ，
葬在别处，怎么会心安？ ”

冯建锁转脸看着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
“我知道你们对我意见不小，也怕总不能回来
扫墓，对老爹不孝，所以前些年趁夜悄悄迁的
坟。 乡亲啊，我之前要是不讲原则，把你们托
的那些事儿都办了， 我早就进去了。 那样的
话，我爹连个坟前烧纸的娃都没有，难道就心
安？ 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恨我，怨就怨吧，我心
安，父母心安，够了。 我相信，咱村以后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走出去，你们总要想明白这道理，
不能逼得他们都不敢回来的。 ”

冯建锁抱着一盒土，上车走了。
高大军喃喃地说道：“你心安了， 我们却

难安了呀……”车影早已消失，连卷起的尘土
都已落下，他们还站在那里，不知道心里都在
想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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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野菜采春光
陆明华

仲春时节， 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
都冒出了新芽，田埂上、沟渠边的枸杞
也蓬蓬勃勃地抽出了新绿，它是大自然
馈赠给人类的美味佳肴。

每年这时候， 我都要带着老妻，到
郊野寻觅乐趣，采撷野菜。清晨起床后，
我和老妻换上休闲装， 穿上运动鞋，带
着挖野菜的工具，骑着“老坦克”，上路。
我俩一边说笑，一边欣赏春景，心情愉
悦，精神振作，什么烦恼都抛在脑后。

春雨让植物吃饱了水分，今年的野
菜格外肥嫩。 马兰头是一丛丛生长的，
找到了，就是一大片。 但我对马兰头并
不怎么感兴趣，我喜欢享受挖荠菜的过
程，品尝荠菜的香味。 而最有意思的还
是佝着身子， 寻觅那零散长着的野荠
菜。 我眼睛近视，而有许多粗壮的荠菜
是隐藏在草丛中的，但我能嗅到那荠菜
根部散发出来的独有的、 甜甜的香味。
挖荠菜也有点小讲究，要左手把叶片全
部撩起，右手用剪刀尖对着根部一侧的
泥土斜插下去， 在泥层下把根剪断，否
则会把叶梗剪散。当我拎着满满一篮荠
菜下山时，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你
这么多荠菜是从哪儿找来的？ ”

苦叶菜一般长在溪水边潮湿的地
里———没想到我们这儿也有，而且仔细
找还不少。 但我们这儿人是不吃的，甚
至连它的名儿都没听说过。它的味道有
点苦，但性凉，吃了对身体有好处，我也
就爱上它了。 它一丛丛生在水沟边，采
其嫩茎叶，洗净后放到滚开水里略烫一
烫，再用清水浸泡一下，把苦味泡淡些，
即可切碎凉拌或炒食。 苦叶菜味如其
名，虽然味道较苦，但入口清香。苦叶菜
也可做干菜， 无非是略煮一下晒干，想

吃了再用水泡一泡。 亲家母常说这菜清
凉解毒，劝我们多吃。

蕨菜，我们这儿人叫“狼藉头”，只
要稍费工夫，就能采到很多。 采摘蕨菜
要选粗壮的，握着“拳头”的，“拳头”散
开了就说明老了。 蕨菜采回家，也得先
用开水烫一下，洗去茸毛。 我不喜欢新
鲜炒来吃，而是把它腌起来，用石头压
好，想吃了取一把，加点花生辣椒炒着
就很好吃———亲家母也很爱吃，称这是
我家的特色菜。

野菜中，最为柔弱的非扫帚苗（别
名扫帚菜、地肤子）莫属。 不知道是何时
撒下的种子，一场雨后，在乡下路上的
边角处， 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扫帚苗，一
棵挨着一棵，一棵挤着一棵，圆头圆脑
的，高矮一致，煞是好看，简直就是“多
胞胎”。待扫帚苗长到一拃高时，用手直
接采集下来，用开水一焯，点上香油、食
盐 、米醋 ，吃到嘴里滑嫩清脆 ，酸酸香
香，伴着淡淡的清香味，格外清爽。

回家的路上，还能遇到一些味重的
野菜。 鱼腥草根就是其中一种，鱼腥草
又叫猪鼻拱，叶子有点像猪的鼻子。 没
吃过鱼腥草的人，一开始都接受不了它
的味道。 可以试试先吃鱼腥草茎和叶，
比根的气味要稍淡一些。 我最喜欢吃鱼
腥草根， 山上挖来后把它洗净成段，用
开水汆一下，再用酱油、醋拌着吃———
但家人不喜欢，觉得这味儿受不了。

最是人间烟火色， 且以美食慰风
尘。 烟火人生与美食总是相辅相成。 在
大自然里索取，在烟火里烹饪，在日子
里品尝，便是人间至美，盛世清欢！ 而
我，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享受亲手采
摘它们的乐趣！

春山如笑
查晶芳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云“春山澹冶而如
笑”，可谓精妙。 不信的话，你就去山中走走吧。

周末， 和先生回乡下老家， 与两位姐姐一起上山打野
菜。久无人行，野草漫过。空山松子落，窸窸窣窣，一层皆是，
落在金黄松软的松针上，如褐色的小宝塔。

溪边有大片的野芹，清气扑鼻。 一旁翠竹猗猗，风过潇
然。 姐姐们站在清风光点之间，弯腰，挎篮，已是一幅油画。
篮子里已装了大半，尽是胖乎乎毛绒绒的春笋，它们像沾了
满身碎泥的娃娃，憨拙可爱。地面上一个个小塔尖似的春笋
正探头探脑，惹人怜爱，我连忙拿过锄头，跃跃欲试。四姐却
叫住了我，让我挑那笋头嫩黄的，这种笋几乎整个身子都埋
在土里，肉质更细嫩。冒出好几寸，尖上都黑黑的笋子，已经
老了，苦了。

装满一篮子笋，我们往二姐家茶园里走。 这个季节，蕨
菜已经老成柴火了，这一季是错过了。 不过，在这丰盈的春
山里，到处都有惊喜。 溪边的杂草丛里，我们又发现了野蒜
苗，一秆秆，轻轻地摇曳着，轻轻一掐，“啪”地断了，那浓郁的
野气，染了手指，弥散在心腹间。野葱纤细，只有少少的一把，
但它们的香是结实的，味是浓缩的，这一把，够做二十个野葱
粑粑了。酸莫也老了，在风中摇着红穗子。鲜嫩的酸莫是童年
味蕾上的惊雷。 折断了，撕了皮，如一截白玉，水津津，亮晶
晶，酸味弥漫开去，令人舌底生津，喉咙律动。不敢太鲁莽，期
待那酸，又怕它太汹涌，以门牙轻轻截断，慢慢咀嚼，千万根
神经同时醒来，奔赴舌尖上春的滋味。 “彼汾沮洳，言采其
莫”，轻声念着古老的诗句，看着眼前老去的酸莫，幼年的时
光翻越千山万水而来，在心头潋滟成惝恍的波光。

坐溪边小憩。风绵软，天幽蓝，山林静默，溪水似乎在天
外轻轻潺湲。除了声声鸟鸣，除了松风阵阵，除了林木萧萧，
除了叶落簌簌，还有许多深邃而神秘的声响远远地传来。那
便是我们常说的天籁吧。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春山不老，人亦多情。山以春
色等我，我以懂得回报。 下一个春天我定再来，我爱这春山
如笑。

态 度
孙志昌

在生活中，无论我们闲聊，还是在正规的场合，
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对生活的态度如何？
我的理解是，无论你的素质如何，也不管你处于什
么地位，更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会给生活一个态度，
并且是明确而具体。 这不仅是生活本身的要求，也
是人生的必需。

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因人而
异。有的人，整天浑浑噩噩，不务正业，混天度日，这
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人随遇而安，不求进取，这
是安于现状的态度；有的人惜时如金，刻苦勤奋，这
是积极上进的态度。这种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都是客
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工作中，无论你处理什么事情，都要顾及到领
导的态度；完成工作时，需要同事们的配合，还要看
同事的态度；即使闲聊，也要看对方的态度，对方是
否有这样的意愿，否则，只能是庄户人家的热炕头
一头热。

在家里，你也不是无拘无束，为所欲为，还需要
关照一下家人的态度，尤其是你爱人的态度，那是至
高无上的，最最重要的，你必须格外注意。 那孩子的
态度更不容忽视，他也是家庭的一员，他若不同意，
生活也不会安宁。可以说，大多数家庭的重心都在孩
子身上，孩子的态度，且不管它是否合理，教育方向
是否正确，归根结底，孩子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

态度，粗看起来是抽象的，但实际上却是具体
的。它有其具体的表现，也有其真实的内涵，反映在

人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与决断。 不管怎样，生活
态度会时刻影响着你的生活， 左右着你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还不同程度地关系着你的生活质量。
你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心情
与行动，也就会有相应的生活。 虽然结果不是你所
能左右的，态度却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 你选择什
么样的生活态度，也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不可
否认的是，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与你的思想、性
格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 一个人没有生活态度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态度是否科学？ 是否正确？ 是否到位？ 且不去
论它，总之，它是有的，是存在的。 不同的生活态度
也就构成了交错复杂，形式各异，纷繁多彩的世界，
让你有了烦恼，有了快乐，有了生活的味道。 生活才
得以丰富，人生才得以壮丽。

态度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要真正做
到，还要恰如其分，那是很不容易的。 任何人都不会
轻易做到， 往往在这中间会夹杂一些个人色彩，给
你的态度无形中就上了枷锁，使其不可信。 有的人
还抱有对别人的态度无所谓的想法， 只重视自己，
个人在上，不考虑周围的因素，这是危险的，也是要
不得的。

其实，我们热爱生活，就要一分为二地科学地
看待生活，正确分析其来龙去脉，给自己的生活有
一个合理的定位， 最终才会给生活一个合理的态
度，人生才会快乐而富有朝气。

醉人家乡茶
朱小平

家乡人生性热情好客， 来者皆是
客。 进屋落座先请喝茶。 小时候常喝的
茶，是渔村人俗称的“粗茶”。几片枯梨树
叶扔进煮饭用的大铁锅， 舀几瓢清澈的
湖水，煮至沸腾，灌入包壶冷却后，倒在
碗内，端起咕噜咕噜大口喝，止渴生津。

那梨树叶的味道，没有茶叶的苦涩
与回甘，却有茶的色和香。 熬煮后的梨
树叶，依旧如干枯时大小，只是不再漂
浮水面。 它渐渐变得温软，反而不易糜
碎，然后慢慢沉潜水底。所以，当包壶内
嘴流出或流不出梨树叶时，就表示茶水
快见底了。奶奶便又开始洗锅生火烧茶
了。

那盛茶水的包壶，长得很像瓦缸酒
坛，外表光滑内壁粗糙，两头小腰间圆
鼓，搭碗遮灰的壶口外沿，多长了两个
提耳和一只斜溜长嘴。我急着去捕知了
玩耍，听见爷爷在“双抢”稻田里喊我送
茶，抱起半包壶热茶就冲出灶门，想着
尽快完成任务。 没走几步，肚子烫得火
燎火烧，我放下包壶，舀了半壶凉井水
灌满，热量迅速散去。 自以为闷了一葫
芦的智谋，可以流露出来了，哪知倒入
爷爷白瓷碗的茶，成了淡墨水。 他也许
是太信任我了，也许是流失了太多汗水
太干渴了，来不及细察茶碗，仰头一口，
瞬间吐出满嘴地下井水的铁腥味：“小
丫头，待人的茶酒，都掺不得假，就像田
土里不浇灌真实的汗水， 长不出好庄
稼。 ”

这之后，我不去捕知了玩了，开始
学着帮奶奶添柴观火、听水响烧茶。 奶
奶告诉我：开水不响，响水未开。凡事不
能急于求成，奶奶一年四季的茶水烧不
停，我哪能有空闲去想“求成”？ 再说这
成功之路，有时也靠碰运气，在你迷失
的路途，看能否碰到，愿意指引你回归
正道的贵人。

过路问路的陌生人，羞涩着不肯进
屋，奶奶都要拉到台阶递上一碗茶。 多

年以后，我读苏东坡词《浣溪沙·簌簌衣
巾落枣花》，猜想他当年喝醉酒后，路长
日高人渴漫思茶，在徐州那户“野人家”
喝到的茶，是否就是喝的类似我家乡的
梨树叶茶？ 这种茶制作简易，又不费钱
费力，旧时普通百姓人家常喝。 早先的
渔村，家家户户都会煮。

我的家乡 ， 还有一种地方特色
茶———芝麻豆子姜盐茶。 炒熟的白芝麻
黄豆子、腌过盐的干老姜、绿茶叶，合一
起，冲入新出锅的沸水，泡在收口碗中
片刻， 一口气吹拂掉袅袅升腾的热气，
碗面清晰呈现一幅圆满的茶水彩画：黄
的光明、白的纯洁、绿的活力。我每回喝
姜盐茶，定要用一个比碗的容量还大的
搪瓷缸，喝掉姜的辣盐的咸，最后还要
将缸倒扣在嘴鼻上，缸底那丁点芝麻豆
子香气也跑不掉。

节日里或遇上有重要客人来时，家
乡人则煮蛋茶招待。 平时家里母鸡下的
蛋，自己不舍得吃，凑在一起等待贵客。
蛋茶有讲究，比如煮荷包蛋茶，蛋数只
能为单，一个显得主家小气，二个忌讳
双数，三个正好饱，五个会吃得太撑。

我问过奶奶：“为什么一定要是单
数？ ”

她讲荷包蛋茶，是老中医开的补品
处方。处方在我们当地又称“单方”。“独
一无二”，既体现了主家对客人的重视，
同时还让客人感受到自己的珍贵和主
家的大方慷慨，独一举而三得。 一碗荷
包蛋茶， 包含着身体与精神的两层营
养。

我最爱的， 还是家乡的甜酒冲蛋
茶。 甜酒的糖味，加上丝滑的蛋花，再配
上红枣枸杞的鲜色诱惑，简直叫我管不
住嘴。 奶奶忘了提醒我不要贪婪，竟把
她的那一碗也省给我喝了。结果我真的
喝醉了，浑身灼热难耐，头晕脑胀，迷迷
糊糊搞不清方向， 跌跌撞撞偏离了家
乡。

世间万象

撷一份诗意回家
马亚伟

朋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她隔三差五就会去花店逛一
下，买上几枝花回家，插在花瓶里，用清水养起来。 那些花不
名贵，有的还是打折的，她说她图的是一个好心情。

刚开始，我不以为然，觉得她不过是矫情的小资做派。
但那日读到张晓风的散文，文中写道：“回家路上买橘子，是
因为它初上市，皮还是青青的，闻起来香味却极辛烈，令人
想起千年前苏轼的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回家的路上，花不多的钱，买到季节的容颜和气味，以及一
份诗意。 ”读到这里，我怦然心动。 我能想象出来，撷一份诗
意回家，该是多么惬意和温情。 朋友的做法，应该是与张晓
风异曲同工吧。

我想到自己每天下班路上，匆匆忙忙，有时还焦躁又烦
闷，各种琐碎与不开心不自觉地就在脑子里转来转去。 茫茫
然到了家，推开门坐下，一脸疲惫和焦虑还在，整个人像一
株打蔫儿的植物，口头禅就成了：“好累啊！ ”实在煞风景。

我决定，今天开始，下班也要撷一份诗意回家。 我们都
说，别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下班途中的风景也不该被忽略。

有一次下班途中看到卖石榴的， 我忽然想起夏天时红
艳艳的石榴花。 “一树一树花，留下果子。 我吃果子，只是为
了跟花，有点联系。 ”我脑子里冒出了顾城的诗，于是如法炮
制，买了石榴回家，想要“风雅”一把。

还有一次回家， 我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过
红绿灯。 他们秩序井然，个个都昂首挺胸，好像在做一件了
不起的大事。 我停下自行车，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那群朝气
蓬勃的小学生，唤起我对童真的怀恋，带给我一种积极向上
的力量。 那天我便是哼着歌回到家的，推开门的瞬间，忽然
觉得，生活真美好啊。

有一次在回家途中， 我听到路旁店铺的音响在放一首
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这首歌是我和爱人恋爱时
常听的。 回到家后，我找出这首歌，在电脑上播放，然后一边
听歌，一边做饭。 爱人回到家时，听到这首歌，惊喜地说有点
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咱们的青春时代。

任何人的心情都不可能永远明媚， 也许常有些苦恼和
怨气郁结于心，在回家的路上，撷取一份诗意，就能把一切
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带回家的便是一片温暖和柔情。

不久后的一天， 爱人突然对我说：“你现在变得更温柔
了，咱们家也温馨起来了。 ”我笑笑说：“你美好，这个世界就
美好。 ”

巧夺天工 李海宁 摄


